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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十方整理 

 

 

一 

 

临近黎明时，阿义被母亲的呕吐声惊醒。借着窗棂间射进来的月光，他看到母亲

用枕头顶着腹部跪在炕沿上，双手撑着席，脑袋探出去，好像一只鹅。从她的嘴

巴里，吐出一些绿油油的、散发着腥臭气味的东西。他跳下炕，从水缸里舀来半

瓢水，递过去，说：“您喝点水吧。”母亲抬起一只手，似乎想接住水瓢，但那只

手在空中抡了一下就落下了。她抽搐着身体，又搜肠刮肚地吐了一阵，然后呻吟

着说：“阿义……我的儿……娘这次犯病，怕是熬不过去了……”阿义的眼里悄

悄地涌出了泪水。他鼓着气力，雄壮地说：“您不要说丧气话，我不喜欢听您说

丧气话。我这就去胡大爷家借钱，借了钱，去镇上搬医生。”母亲抬起头，脸色

比月光还白，双眼幽幽，盯着阿义，说：“儿子，咱不借钱，这辈子……不借钱……”

她从脑后拔下两根银钗，递给阿义，说：“这是你姥姥传给我的，拿去卖了，抓

两副药吧……娘实在是活够了，但我的儿，你才八岁……”她从炕席下摸出一张

揉皱的纸片，说：“这是上次用过的药方……”阿义接过药方，看一眼母亲半掩

在散发中的明亮的脸，说：“我跑着去，跑着回。”他将水瓢中的凉水一饮而尽，

将银钗和药方仔细地揣入怀中，然后投瓢入瓮，抹抹嘴，高声道：“娘，我去了。” 

 

在明晃晃的月光大道上，他看到自己瘦小的身体投射出摇摇晃晃、忽长忽短的浅

薄暗影。村子里一片沉寂，月光洒在路边的树木上，发出飒飒的响声。路过胡大

爷家的高大院落时，他蹑手蹑脚，连呼吸都屏住，生怕惊动了那两条凶猛的狼犬。

但倒底还是惊动了那两条狼犬。它们从铁门下的狗洞里钻出来，昂着头咆哮着。

在清凉的月色里，它们的眼睛放出绿光，它们的牙齿放出银光。阿义手里抓着一

块砖头，胆战心惊地倒退着。那两条狼狗并不积极追他，叫嚣着送了他一段，便

退了回去。阿义松了一口气，扔掉了手中的砖头。刚走出村子，他便撒腿奔跑。

凌晨的凉风鼓舞着他的单薄衣服，宛若沾满银粉的黑蝶翅羽。 

 

跑到著名的翰林墓地时，他的步子慢了下来。他感到急跳的心脏冲撞着肋骨，像

一只关在铁笼中的野兔。他抬头看到，八隆镇榨油厂里那盏高高挑起的水银灯遥

遥在望，仿佛一颗不断眨眼的绿色晨星。他跑得汗流浃背，腹中如火。沿着杂草

丛生的道路斜坡，他下到马桑河边。连年干旱，河里早失波滔。河滩上布满光滑

的卵石，在月下闪烁着青色的光泽。断流的河水坑坑洼洼，犹如一片片水银。他

跪在一汪水前，双手撑住身体，脑袋探出去，低下去，像一匹饮水的马驹。喝罢

水立起时，他感到肚子沉重，脊背冰凉。 

 

重新上路后，他的肠胃咕噜噜地响着，腥冷的水直冲咽喉，促使他连连打嗝。他

用手挤着肚子，吐出一些冷水。吐水时他想到了跪在炕沿上吐血的母亲，心中不

由的一阵酸痛。摸摸怀中的银钗和药方，硬硬软软的都在。起步又要跑时，就听

到身后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他的脊背一阵酥麻，毛发根根竖起。猫头鹰一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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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死人，老人们都这样说，母亲也曾说过。母亲惨白的脸浮现在他的眼前。她一

张口，吐出了黑色、粘稠的血，仿佛溶化的沥青。猫头鹰又一声叫，似乎在召唤

他。他不由自主地回过脸，看到高大的石墓前，那两匹肥胖的石马，那两只臃肿

的石羊，那两个方头方脑的石人，还有那张光滑的石供桌。去年为母亲抓药归来

时他曾坐在石供桌上休息过。据说墓地里原有几十株参天的古柏，但现在只余一

株碗口粗的松树。在黑黢黢的针叶间，有两点儿火星闪烁，那是猫头鹰的眼睛。

它发出一声严肃的鸣叫，华羽翻动，无声地滑翔出去，降落在流金溢彩的麦田里。

“啊呜----”阿义大声嚎叫着，以此驱赶恐惧。他的脑袋膨膨，耳朵嗡嗡，忘掉

了肠胃疼痛，飞跑月下路，向着水银灯，向着已经能望见模糊轮廓的八隆镇。 

 

阿义跑进八隆镇时，红日尚未升起，但瑰丽的霞光已把青石铺成的街道照亮。街

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行人。街两边的店铺都关着门。被夜露打湿的酒旗死气沉

沉地垂挂在酒店门前。光溜溜的劣质模特在服装店的橱窗里忧悒地蹙着眉头。阿

义听到自己的赤脚踩着湿漉漉的街石，发出呱呱唧唧的响声。他高抬腿，轻落脚，

小心翼翼，生怕惊了人家的梦。 

 

药铺大门紧闭，里边无声无息。阿义蹲在门前石阶上，耐心地等待。他感到很累、

很饿，但一想到很快就能抓到药又感到很欣慰。蹲了一会，他感到腿酸，便一屁

股坐在石阶上。他的眼睛渐渐蒙胧起来。一辆细轮的小马车从街东头跑过来，拉

车的是一匹火红色的小马，赶车的是个肥大的女人。蹄声清脆，车声辚辚。小马

目光明亮，宛如一个清秀的少年。女人睡眼惺松，张开大口，打着无遮无拦的哈

欠。在药铺门前，马车停住。女人从车上提下两瓶牛奶，走过来，看着阿义，说：

“闪开，鬼东西，好狗不卧当门。”阿义跳起来，闪到门口一侧，看着女人把奶

瓶放在门前石阶上。从她半掩的宽大衣服里，抖擞出一些热烘烘的气息。“别偷

喝，小鬼。”她说着，回到车边，赶马前进。阿义专注地盯着那两只水淋淋的玻

璃奶瓶，肚子隆隆地响着。牛奶的气味丝丝缕缕地散发在清晨的空气里，在他面

前缠绕不绝，勾得他馋涎欲滴。他看到一只黑色的蚂蚁爬到奶瓶的盖上，晃动着

触须，吸吮着奶液。那吸吮的声音十分响亮，好像一群肥鸭在浅水中觅食。 

 

药铺的门怪叫一声，门扇半开，一个脑袋半秃的男人探出半截身体，出手如钳，

将那两瓶牛奶提了进去。令阿义昏昏欲睡的蚂蚁吮吸牛奶的声音停止了。他咽了

一口唾沫，畏畏缩缩地将脑袋从半开的门缝里探进去。他看到秃头男人正在店堂

里洗脸，一只母猫站在墙角堆积的药包中伸着懒腰；在它的身下，几只毛绒绒的

小猫还在酣睡。男人洗完脸，端着脸盆出来。阿义疾忙闪到门边。一片水在空中

拉开一道帘幕，响亮地跌落在街石上。阿义不失时机地凑过身去，哀求道：“大

叔，我母亲犯病了，抓两副药。”秃头男人冷冷地说：“门外等着去，八点才上班

呢。”就在秃头男人要将身体挤进门里时，阿义伸手扯住了他的衣襟。“干什么，

黑小子？”男人说。阿义漆黑的眼睛望着男人褐色的眼珠，顺势跪在地上，说：

“大叔，行行好吧，我母亲病了，她如果死去，我就是孤儿。”那男人嘟哝着：

“看不出还是个孝子。药方呢？”阿义急忙把药方和银钗递上去。男人道：“这

不行，药铺要现钱，你得先把这钗子换了钱。”阿义的脑袋很响地叩在石头台阶

上。他抬起头，说：“大叔，我母亲吐血了……她如果死去，我就是孤儿。” 

 

二 



 

提着两包捆扎在一起的中药，像提着母亲的生命，阿义跑出了八隆镇。赤红的太

阳迎着他的面缓缓升起，好像一个慈祥的红脸膛大娘。道路依偎着马桑河弯曲延

伸，仿佛永无尽头。快跑，慢跑，小跑，跑，跑，跑，虽然腹中饥饿，但心里充

满幸福。河流两边展开着无边的麦田，路边的野草上挑着露珠。青草的气味很淡，

麦子的气味很浓。他不时地将中药放到鼻边嗅着。香气弯弯曲曲，好像小虫，钻

进了他的心。他抬头看到，温柔的南风像丝绸一样拂拂扬扬；低头听到，辉煌的

天空里回旋着野鸟的叫声。 

 

跑到翰林墓地时，从河的对岸传来了嘹亮的喊号声。他看到在紫红的大道上，狂

奔着一群金光闪闪的牛，一个瘦长的男人在牛后拖鞭奔跑着。跑啊跑，跑回家，

先去王大娘家借来熬药的罐子。他嗅到了煎熬中药的浓烈香气。他想起了那只猫

头鹰，不由自主地歪头看那株松树。他看到松树笔状的树冠绞动着，变成了一簇

跳跃着的金色火焰。树下的石供桌上坐着两个人。他又回头看了一眼，果然在石

供桌上坐着两个人。 

 

“喂，小孩，你站住！” 

 

阿义站住。“你过来！”他听到石供桌上人喊叫，并且看到那个人高抬着一只手。

阿义怯怯地走过去。他这时清楚地看到，坐在石供桌上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男人满头银发，紫红的脸膛上布满了褐色的斑点。他的紫色的嘴唇紧抿着，好像

一条锋利的刀刃。他的目光像锥子一样扎人。女的很年轻，白色圆脸上生着两只

细长的、笑意盈盈的眼睛。男人严肃地问：“小鬼，你贼眉鼠眼，偷看什么？”

阿义困惑地摇摇头。“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男人提高了声音，威严地问。

阿义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父亲……”那男人怔了一下，然后突然仰起头

来，爽朗地大笑着：“哈哈！你听到了没有？他说他没有父亲，他竟然说自己没

有父亲！”那女子不理男人的话，只管一个人龇牙咧嘴，对着一面长方形的小镜

子，修补她的嘴唇。阿义感到腹中痉挛，强烈的尿意突然袭来。为了不尿在裤头

上，他把双腿紧紧地夹在一起，腰背也不自觉地挺得笔直。他看到那男人从衣袋

里摸出一个灰白的小瓶，对准嘴巴，嗤嗤地喷了几下，又歪头对身边的女子说：

“这小杂种！”女子懒洋洋地站起来，对着阳光打了一个喷嚏。她打喷嚏时五官

紧凑在一起，模样很是古怪。打完了喷嚏，她的双眼泪汪汪的。她身穿一件紫红

色的、皱巴巴的裙子，裸露着两条瘦长的、膝盖狰狞的腿。女子把一本绿色封面

的小书摔在石供桌上，拍拍屁股，不声不响地走进麦田。男人站起来，身上的骨

头发出“卡叭卡叭”的响声。阿义看到他高大腐朽的身体背着灿烂的朝阳逼过来。

他想跑，双腿却像生了根似的移不动。男人伸出大手捏住了阿义细细的手腕。阿

义感到那只大手又硬又冷，像被夜露打湿的钢铁。他挣扎着，想把手腕从那人的

大手掌里脱出来。但那人用力一攥，他的手腕一阵酸麻，两包中药落在地上。他

大喊着：“我的药……我娘的药……”但那男人聋子似的，对他的喊叫不理不睬，

只管拖着他往前走。他被拖到那株松树下。男人把他的另一只手腕也捉住，往前

用力一拽，阿义的鼻子就碰在了粗糙的树皮上。泪眼朦胧中，他看到松树已在自

己怀抱里。男人用一只手攥住他的双腕，用另外一只手，从裤兜里摸出一个亮晶

晶的小物件，在阳光中一抖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小鬼，我要让你知道，

走路时左顾右盼，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阿义听到男人在树后冷冷地说，随



即他感到有一个凉森森的圈套箍住了自己的右手拇指，紧接着，左手拇指也被箍

住了。阿义哭叫着：“大爷……俺什么也没看到呀……大爷，行行好放了俺吧……”

那人转过来，用铁一样的巴掌轻轻地拍拍阿义的头颅，微微一笑，道：“乖，这

样对你有好处。”说完，他走进麦田，尾随着高个女人而去。阳光和麦浪被他伟

岸的身影分开，留下一道鲜明的痕迹，宛如小船刚从水面上驶过。 

 

阿义目送着他们，一直望着他们的背影与金色麦田融成一体。微风从远处吹来，

麦田里滚动着层层细浪。结成团体的鸟儿像褐云般掠过去，留下繁乱的鸣叫和轻

飘飘的羽毛，然后便是无边的寂静。 

 

阿义脑袋里乱糟糟的，适才发生的事仿佛梦境。他晃晃脑袋，试图把这些可怕的

恍惚感觉赶走。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药。他想走，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

他挣扎着，起初只是用力住后拽胳膊，继而是上窜下跳，嗷嗷怪叫，仿佛是一只

刚从森林里捕来的小猴子。终于，他累了。他把脑袋抵在树皮上，呼噜呼噜地哭

起来。随着一股眼泪的涌出，心中的暴躁渐渐平息。他从树干的一侧往前探头，

看到那两个紧密相连的铁箍放射着扎眼的光芒。它们紧紧地箍住了拇指的根部，

勒得两根拇指充血发红，动一动就钻心痛疼。 

 

他小心翼翼地把胳膊撑开，身体绕着树转了一圈，面对着了马桑河和河边的道路。

十几只油亮的燕子紧贴着河面飞翔，暗红的肚皮不时碰破水面，激起一些白色的

小浪花。河的对岸也是连绵的麦田，麦田的尽头，有一些凝重的村落，村落的上

空，笼罩着膨松的烟云。他低头看到那两包躺在草丛中的药，母亲的呻吟声顿时

如雷灌耳。他的鼻子一酸，眼泪又涌出来。他感到这一次涌出的泪水又粘又稠，

好像松树上流出来的油脂。 

 

三 

 

在随后的时间里，不时有提着镰刀的农人从河边的土路上走过，他们都匆匆忙忙，

低着头，目不斜视。阿义的喊叫、哭泣都如刀剑劈水一样毫无结果。人们仿佛都

是聋子。偶尔有人把淡漠的目光投过来，但也并不止住匆匆的步伐。 

 

他苦熬到半上午。高悬东南的太阳红色褪尽，变成灼目的白亮。曾经在麦田里飘

荡过的薄雾早已消逝得干干净净。干燥的西南风一波催着一波吹来。熟透的小麦

摇晃着沉甸甸的穗子。麦芒纵横交叉、茎叶反复磨擦，麦粒蚕屎般落地。田野里

涌动着使人心痒难捱的声。空气中弥漫着麦子的焦香和呛人的尘土。汗水像胶油

一样从他头皮上冒出来，流下去。他感到口渴难忍，肚子里像有一团熊熊的火焰，

鼻孔里呼出的气息灼热如烟。他又一次挣扎起来，强忍着拇指根部骨断皮裂般的

痛苦。他靠着双腿和腹部的力量，一耸一耸地爬到树干高处，幻想着能让树冠从

自己的怀抱中滑过，然后便能获得自由，但松树繁茂的枝杈顶住了他的脑袋，粉

碎了他的幻想。他的肌肉一松懈，整个人从树干高处一滑到地。粗糙的树皮把他

的肚皮和小腹拉得鲜血淋漓，锁住的手指更是爆炸般的奇痛。他惨叫一声，昏晕

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震耳欲聋的机器声把他惊醒了。他努力睁开被眵糊住的眼睛。



睁眼时他听到睫毛被拔离眼睑的哔哔声。泪眼模糊，往树皮上蹭蹭。他看到，从

早晨跑过的那条路上，开过来一辆鲜红的拖拉机。道路崎岖不平，拖拉机蹦蹦跳

跳，宛如一匹不驯服的马驹。开车的人一头乱发，戴着墨镜，腰板笔直，坐在驾

驶座上，活像一尊石雕像。车头后灰色的挂斗里，坐着三个人。看不清他们的脸，

但能听到他们猖狂的歌唱。他用胳膊夹住树干，艰难地站起来。竭尽了全力他喊

叫：“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拖拉机在墓地前停住，挂斗里的人停止了歌唱，但机器还“空咚空咚”地响着。

车头上直竖起的铁皮烟筒里，喷吐出一环顶一环的、刚劲有力的烟圈。阿义不停

地喊叫，并且把脑袋从树的一侧极力前伸。车上的人僵了一会，都把头歪过来，

看着他的头。车后挂斗里的三个人一个随着一个跳下来。当头的是一个身体矮小、

动作敏捷的男人，紧随着他的是个高大魁梧的汉子，走在最后的是一个皮肤漆黑、

留着短发的女子。他们集中在松树前，仔细地看着那拇指铐，继而交换了一下迷

茫的眼神。小个子男人眨动着灰白色的冷冰冰的眼睛，严厉地问：“是谁把你锁

在这里？”阿义怯怯地回答：“一个老人。”小个男人瘪起缺齿的嘴，轻蔑地哼了

一声。他从衣兜里摸出一个放大镜，低下千沟万壑的头面，专注地研究着拇指铐，

好像一个昆虫学家在研究蚂蚁。高个男人拍了一下他隆起的脊背，瓮声瓮气地问

道：“老Ｑ，干什么你？装神弄鬼吗？”他抬起头，掏出一块砖红色的绒布，仔

细地揩着放大镜，赞叹道：“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地地道道的美国贷。”“老Ｑ，

瞎编吧你就！进口彩电有，进口冰箱有，就是没听说过进口手铐，”高个男人说

着，也把脸凑上去看了看，“不过这小玩艺儿，的确是精致。”黑皮女子用充满同

情的腔调问道：“小孩，你怎么搞得呀，是谁把你铐起来的？” 

 

阿义说：“一个老爷爷。” 

 

老Ｑ问：“他为啥把你铐起来？” 

 

阿义困惑地摇摇头。 

 

老Ｑ夸张地笑了几声，转脸对同伴们说：“怪事不？一个老爷爷，竟然无缘无故

地把一个少年儿童铐了起来？！”他伪装出一副凶恶面孔对着阿义：“你一定干了

什么坏事！是偷了他家的母鸡呢，还是砸碎了他家的玻璃？” 

 

阿义委屈地说：“我没有偷母鸡，也没砸玻璃。我的母亲病得不轻，吐血了，我

去抓药……” 

 

老Ｑ咤道：“住嘴！你以为我们是谁？你以为撒个小谎就能骗我们替你打开铐子？

哼！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个不良少年。你一定做了特别坏的事，被警察铐在

这里的！” 

 

阿义哭着喊：“我没有，我没有……我的母亲快要死了，救救我吧……” 

 

老Ｑ厉声道：“你以为几滴眼泪就能骗过我们？！我们这一代人，眼泪见得太多

了！眼泪后面有虚伪也有真诚，但更多的是虚伪！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老实交待！” 



 

“行了吧你老Ｑ，对着个孩子耍什么威风？”黑皮女子怒斥小个男人，转脸又对

大个男人说：“大Ｐ，想法解放他。” 

 

大Ｐ为难地嘟哝着：“这怎么解？” 

 

黑皮女子道：“想想法子嘛，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老Ｑ冷笑道：“如果这里锁住的是条狼，难道也要救吗？” 

 

黑皮女子道：“我看你才是一条狼，一条灰眼狼，一条色狼。” 

 

大Ｐ笑着，走到松树前，抓住阿义的两条细胳膊，道：“忍着点，看能不能劈开。” 

 

大Ｐ用力一劈，阿义杀猪似地嚎叫起来。 

 

老Ｑ冷冷地道：“劈吧，把两条胳膊劈下来，那铐子也是连着的。” 

 

黑皮女子踢了大Ｐ一脚，骂道：“笨熊，你想把他五马分尸吗？” 

 

大Ｐ道：“我这不也是着急嘛！” 

 

黑皮女子招呼正在车边紧螺丝的司机道：“小Ｄ，你过来看看。” 

 

小Ｄ吹着口哨，从车旁踱过来。他弹了一下阿义的头，道：“你这是玩的什么鸟？

伙计！” 

 

黑皮女子道：“你帮他弄开吧，也许只有你才能帮他弄开。” 

 

小Ｄ回到车边，提过来一只工具箱。他从箱子里拿出钳子、锉子、锤子，在那拇

指铐上比划着。 

 

老Ｑ道：“枉费心机。” 

 

黑皮女子道：“你自己无能，就滚到一边去，别在这里泼冷水。” 

 

小Ｄ皱着眉头，想了想，突然他面有喜色，从工具箱底翻出一根钢锯条，道：“也

许能锯断，小兄弟，你忍着点。” 

 

小Ｄ分开阿义的拇指，把钢锯条伸进去，别别扭扭地锯起来。阿义咬紧牙关，一

声不吭。锯条磨擦钢圈，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折腾了几分钟，低头看时，那铐

子上没留下半点痕迹，钢锯齿却磨秃了。 

 

小Ｄ对黑皮女子说：“黑姐，没办法，这玩艺，太硬了。” 



 

老Ｑ幸灾乐祸地道：“说吧，你们嫌我多嘴。这东西，是合金钢的，比你那根锯

条硬十倍。” 

 

小Ｄ无奈地望着黑皮女子，一脸歉疚表情。他拍了一下脑袋，大声说：“嘿，有

了。我真笨。咱们把这棵树砍断不就行了吗？” 

 

“休怪我又要多嘴----这树，能砍吗？”老Ｑ指着墓前一块刻着字的石碑道，“这

翰林墓，是市级重点保护文物。砍树？吃了豹子胆啦？砍吧，只怕他的拇指铐没

解下来，你的拇指铐也戴上了。” 

 

黑皮女子道：“这么说就没有办法了？就只能看着他在这儿受风吹日晒，慢慢地

风干，死掉，像一只挂在树枝上的青蛙？” 

 

老Ｑ道：“也许他有好运气，会有高手给他开铐。” 

 

小Ｄ道：“我听人说，惯偷‘草上飞’能用细铁丝捅开手铐。” 

 

“‘草上飞’？”老 Q冷笑着说：“三年前就给毙了！” 

 

大Ｐ道：“我们何不去找个锁匠来？” 

 

小Ｄ道：“我估计用气焊枪也能烧断。” 

 

大Ｐ道：“那还不把他的手指给烧熟了。” 

 

“伙计们，别操闲心啦，解铃还靠系铃人。”老Ｑ说着，抬头望望太阳，又道，

“再吵吵下去可就误了酒宴了。” 

 

老Ｑ率先朝拖拉机走去，其余三个人也沮丧地离开了。 

 

拖拉机缓缓移动了。老Ｑ在车上喊：“小孩，老老实实待着。这种铐子，里边有

弹簧，越挣越紧，当心勒断你的骨头。” 

 

大Ｐ道：“你就别吓唬他了。” 

 

黑皮女子恼怒地大叫：“都给我闭嘴吧！” 

 

四 

 

拖拉机蹦蹦跳跳地开走了，留下了一路烟尘。阿义用额头碰着树干，呜呜地哭了。

他的眼睛已经流不出眼泪，只有额头上流出的血，热烘烘地流到嘴边。他的眼前

模模糊糊地出现了一幅可怕的图像：一只被绑住后腿的青蛙，悬挂在树枝下，一

个斜眼睛的少年，用火把烧烤着它。它的身体滋滋地响着，冒着白烟，渐渐地，



白烟没了，火把也熄了，它变成了一具焦黑的尸首。他闭上眼睛，身体软下去。 

 

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他听到路上又响起了脚步声。鼓足了勇气他睁开眼睛，看

到一团暗红的火从路上缓缓地飘过来。他摇头、咬牙，集中心神，幻影消失。果

然是一个人走来了。是一个身着酱红色上衣、头戴着大草帽的女人迎着阳光走来

了。他喊叫：“救命……” 

 

那个女人怔了一下，立住脚步，摘掉草帽高举在头上，向这边张望着。阿义继续

喊叫，但喉咙里只发出一些嘶嘶啦啦的奇怪声响。他焦躁不安，恨不得举手撕破

好像被麦糠和猪毛塞住了的喉咙。 

 

女人发现了他，对着墓地走过来。她的脸一片金黄，宛若一朵盛开的葵花。她一

步一步地近了。阿义先是嗅到随即看到了一股焦黄的浓郁香气，从她的身上，一

团一团地散发出来，又一片一片落在地上。他被这香气熏得头晕脑胀，飘飘欲飞。

女人穿行在焦黄的香气里，时隐时显。她的脸时而椭圆时而狭长，时而惨白时而

金黄，时而慈祥如母亲时而凶恶如传说中的妖精。阿义既想看到她又怕看到她，

他时而睁眼时而闭眼。 

 

他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确凿的女人站在自己身旁。她左手提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

镰刀，右手提着一把古老的、泛着青铜色的大茶壶，两条黑色的宽布带，成斜十

字状分割了她丰硕的胸膛，与布带相连的，是伏在她背上的一个大脑袋的婴孩。

那婴孩吮吸着拇指，嘴里发出呜哇呜哇的声音。女人慵懒地走到松树前，粘粘糊

糊地问：“你这个小孩，在这儿闹什么呢？”说完话，她也不期待回答，放下茶

壶和镰刀，匆匆走进坟墓后边的麦田蹲下去，接着响起了明亮的水声。那顶金黄

的大草帽，仿佛漂浮在水面上。过了一会儿，她从墓地后走出来。她背上的孩子

哇哇地哭起来，越哭越凶，好像被锥子扎着了屁股。女人歪头说：“小宝，小宝，

别哭，别哭。”孩子哭得更凶，高音处如同鸽哨。女人慌忙把孩子转到胸前来，

一边拍着，一边坐到石供桌上。她解开胸前的带子，揪出一个黄色的奶袋，把一

个黑枣状的奶头塞进婴儿嘴里，婴儿顿时哑口无声。墓地里安静极了，两只浅黄

色的小松鼠，旁若无人地追逐嬉戏着。它们从石马的背上跳到石人的头上，又从

石人的头上跳到石羊的角上，然后踩着阿义的脑袋，蹿到松树上去。它们一边追

逐一边尖声吵闹。女人也忘了阿义的存在，只管低着头，慈爱地注视着怀中的婴

儿。她的嘴唇哆嗦着，从鼻孔里哼出柔软绵长像煮熟的面条像拉丝的蜂蜜像飞翔

的柳絮一样的曲调。这曲调使阿义十分感动，恍恍惚惚感觉到自己就是那吃奶的

婴儿，而那坐在石供桌上的肥大妇人就是自己的母亲。阿义感到自己口腔里洋溢

着乳汁的味道，既甜蜜又腥咸，与血的味道相同。他祈盼着这情境凝结，像几朵

玻璃球里的黄色小花。 

 

那婴孩叼着乳头睡着了。女人小心翼翼地把奶头从孩子嘴里往外拔。他叼得很紧，

奶头拉得很长，像一根抻开的弹弓胶皮，拔呀拔呀，抻啊抻啊，“卟”地一声响，

膨胀的奶头脱出了婴儿的小嘴。一群漆黑的乌鸦突然从死水般寂静的麦田里冲起

来，团团旋转着，犹如一股黑旋风。它们一边旋转一边噪叫，呱呱的叫声震动四

野，腐肉的气味在阳光中扩散。阿义看到女人仰望着鸦群，他也仰望着鸦群，直

到它们溶在白炽的光海里。 



 

女人把孩子转到背后，扎紧了胸前的带子，提起镰刀和茶壶。阿义嘶哑地鸣叫了

一声。女人侧目望了望他，肿胀的嘴唇哆嗦着，脸上显出惶惶不安的神情。她似

乎犹豫不决，目光躲躲闪闪。阿义捕捉着她的在草帽阴影里的眼睛，送过去无限

哀怨和乞求的信息。女人踉踉跄跄地走近了。她伸出一根肥嘟嘟的食指，戳戳那

泛着蓝色的物件，又拨弄了一下阿义青红的拇指。阿义哆嗦了一下。她好像被热

铁烫了似的，迅速地缩回食指，嘴唇又是一阵大哆嗦，眼睛里像蒙了一层雾，像

是问阿义，更像是自言自语道：“孩子，这是怎么弄的？是怎么弄的呢？”一边

倒退，脚后跟被杂草绊了一下，身体摇摇晃晃，仿佛一架超载的马车。阿义紧盯

着她，眼睛里沁出了血。她尴尬地咧嘴一笑，露出了两颗分得很开的门牙，显得

既可怜又丑陋。“我也没法子，你这孩子。”她倒退着说：“这物件儿，不是一般

物件儿，孩子，你这可怜的孩子……”她猛然转过身，笨拙地往前跑去，背上的

孩子和臃肿的臀部，颤颤巍巍地耸动着。阿义的头颅像被鞭子打折的麦穗一样，

沮丧地低垂下去。但那女人跑了十几步就停住了。她转回身，望着阿义，呆板的

大脸上猝然焕发出一种灿烂的光彩，像朝霞、也像晚霞。“你也许是个妖精？”

她紧张的喉咙发出扁扁的声音，“也许是个神佛？您是南海观音救苦救难的菩萨

变化成这样子来考验我吧？您要点化我？要不怎么会这么怪？”她的眼里猛然饱

含着橙色的泪水，腿脚利索地扑到松树前，放下大茶壶，双手抡起镰刀，砍到树

干上。镰刀刃儿深深地吃进树干，夹住了。她摇晃着镰柄，累得气喘吁吁，才把

刀刃拔出来。她看了一下镰刃，顿时变了脸色。把镰刀递给阿义面前，她说：“看

看吧，镰刃全崩了，这让我怎么割麦子呢？你这小孩！”她哭丧着脸，弯腰提起

茶壶，又说：“你亲眼看到了，我的镰刀崩了。”她走了几步，却又折回来，叹息

着说：“管你是神是鬼呢，也许你只就是个可怜的孩子。”她扔下镰刀，一手提着

茶壶的提梁，一手托着茶壶的底儿，将稚拙地翘起的壶嘴儿插进了阿义的嘴里。

“你一定渴了，”她说，“喝点水吧。”阿义顺从地含住了壶嘴，只吸了一口，干

渴的感觉便像泼了油的火焰一样轰地燃烧起来。他疯狂地吮吸着，全身心沉浸在

滋润的快感里。但是那女人却把壶嘴猛地拔了出去。她摇摇水壶，愧疚地说：“半

壶下去了，不是我舍不得这点水，我的男人在地里割麦，等着喝水。他脾气暴，

打人不顾头脸。对不起你了，小孩，你也许真是个神佛？” 

 

女人走了。走出十几步时她回一次头。又走出十几步时又回了一次头。虽然她没

能解开拇指铐，但阿义心中充满了对她的感激之情。因为喝了水，他的眼里盈满

了泪。 

 

五 

 

下午一点多，阳光毒辣，地面像一块烧红的铁。松树干上被镰刀砍破的地方，渗

出了一片松油。阿义喝下的那半壶水，早已变成汗水蒸发掉。他感到头痛欲裂，

脑壳里的脑浆似乎干结在一起，变成一块风干的面团。他跪在树干前，昏昏沉沉，

耳边响着“笃笃”的声音。声音似乎是头脑深处传出来的。那两根被铐在一起的

手指，肿得像胡萝卜一样，一般粗细一般高矮，宛如一对骄横的孪生兄弟。那两

包捆在一起的中药，委屈地蹲在一墩盛开着白色花朵的马莲草旁。粗糙的包药纸

不知被谁的脚踩破了，露出了里边的草根树皮。他嗅着中药的气味，又想起了跪

在炕上的母亲。母亲痛苦的呻吟，在半空里响起。他歪歪嘴哭起来，但既哭不出



声音，又哭不出泪水。他的心脏一会儿好像不跳了，一会儿又跳得很急。他努力

坚持着不使自己昏睡过去，但沉重粘滞的眼皮总是自动地合在一起。他感到自己

身体悬挂在崖壁上，下边是深不可测的山涧，山涧里阴风习习，一群群精灵在舞

蹈，一队队骷髅在滚动，一匹匹饿狼仰着头，龇着白牙，伸着红舌，滴着涎水，

转着圈嗥叫。他双手揪着一棵野草，草根在噼噼地断裂，那两根被铐住的拇指上

的指甲，就像两只死青鱼的眼睛，周边沁着血丝。高叫母亲。母亲从炕上下来，

身披一块白布，像披着一朵白云，高高地飞来，低低地盘旋，缓缓地降落。草根

脱出，他下坠着，飘飘摇摇，似乎没有一点重量。母亲一伸手抓住了他，带着他

飞升，一直升到极高处，身下的白云，如同起伏的雪地，身前身后全是星斗，有

的大如磨盘，有的小似碗口，都放光，五彩缤纷，煞是好看。母亲搂着他，站在

一颗青色的星上，星体上布满绿油油的苔藓，又滑又冷。他仰望着母亲，欣慰地

问：“母亲，您好啦，您终于好啦。”母亲微笑着，伸出一只手，摸着他的头。他

的头上一阵剧痛，像被蝎子蜇了一样。他看到母亲的脸扭曲了，鼻子弯成鹰嘴，

嘴巴里吐出暗红色的分杈长舌。他惊叫一声，脚下的星斗滴溜溜地转起来，好像

漂在水面的皮球。他头脚倒置，直冲着大地降落，轰然一声，钻进了泥土中，冲

起一股烟尘…… 

 

阿义被恶梦惊醒，额上布满粘腻的油汗。眼前依然是松树、墓地、一望无际的麦

田。西南风刮大了，像从一个巨大的炉膛里喷出的热气。汹涌的麦浪层层叠叠，

无边的金黄中，有一泓泓银亮，像银的液体在金的液体里流动。一台烫眼的红色

机器，在金银海里无声无息地游动着，机器后边，吐出一团团黄云。路上又走来

走去着人，男人，女人，但无人理他。他心中燃烧起怒火，疯狂地啃松树的皮。

树皮磨破了他的唇，硌酸了他的牙。他恨，恨锁住拇指的铐，恨烤人的太阳，恨

石人石马石供桌，恨机器，恨活动在麦海里的木偶般的人，恨树，恨树疤，恨这

个世界。但他只能啃树皮。他的牙缝里塞进了碎屑，嘴巴里满是鲜血。松树一动

不动，不痛也不痒，不怨也不怒。他想到了死，用额头碰撞树干，耳朵里嗡嗡直

响，眼前出现了一条通往地狱的灰色道路…… 

 

阿义再次苏醒过来时，浓厚的乌云布满天空，太阳藏匿得无影无踪。一股股的劲

风低低地掠过，苍白的麦田浊浪翻滚，喷吐着泡沫。无数的麦穗折断，无数的麦

粒落地。一片片血红的闪电照亮天际，雷声滚滚。田野里奔跑着人，都慌不择路，

仿佛一些刚从地洞里被水灌出来的耗子。 

 

云越压越低，天越来越黑。风突然停了，空气凝固，燕子飞升到云上去，小动物

顾头不顾尾地躲藏。天完全黑了，比没有星光的夜晚还要黑。一个女孩在黑暗中

大哭，但只哭了几声便停了，仿佛有一只大手堵住了她的嘴巴。突然有一道淋漓

着火花的绿光撕裂了黑暗的幕布，十几颗溜圆的火球在墓地间跳跃滚动着，唧唧

有声，像有血有肉的小动物。然后是一连串巨响，空气里立即弥漫了燃烧胶皮的

焦糊味。他的耳朵什么也听不到了，好像钻进灯泡里一样，坟墓后边一大片麦子

被烧成了灰烬，袅袅的白烟上升，与黑云接手。紧接着天空被一片片抖动的闪电

映得彤红，麦子用漩涡状的波动表现出旋风。大地在颤抖，松树在燃烧。他的脑

袋一阵钝痛，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灰白的东西弹跳落地。冰雹！白亮亮的冰雹密集

地落下来，大的如鸡卵，小的如杏核，噼噼啪啪，宛如堆珠砌玉。最初几颗冰雹

打在他的身上时，他还能感到痛楚，但很快便麻木了。他的眼前一片灰白，灰白



的冷气浸着他，所有的肢体和器官也变成了灰白冰冷，只有内心深处还有一点点

微弱的暖意，像一只小麻雀的心脏，像一点萤火虫的微光…… 

 

六 

 

傍晚的时候，阿义又清醒过来。地上的冰雹已经化尽，田野里一片狼籍。松树下

躺着一只猫头鹰的尸体。松树枝上悬挂着一些鱼肠状的脏物。他的牙齿止不住的

打抖，身体又白又亮，像一根通了电的钨丝。我还活着吗？我也许已经死了，已

经进入了母亲曾经说过的阴曹地府，这周围渐渐聚拢了绿色的火焰，不就是地狱

里的鬼火吗？各种各样的鬼，有的从树上跳下来，有的从地下冒出来，有牛头，

有马面，还有些毛茸茸的、穿着红绸小裤衩的小动物，它们龇着两颗大门牙，瞪

着玻璃球似的眼睛，耸着两扇比头还要大的透明的耳朵，在他身体周围，咿咿呀

呀地唱着歌，不停地跳跃着，有的竟然跳到他的身上，附在他的耳边，用蚊虫般

细弱的声音问他一些话，有的啃他的耳朵，有的咬他的鼻梁，有两只盘腿坐在他

的手腕上，啃那两根被锁住的拇指，咯咯吱吱的，像免子啃冰冻的胡萝卜一样。

咬吧，咬吧，他鼓励着小妖精们，咬断我的拇指，我就解放了。小妖精，你们有

母亲吗？啊，你们有母亲，我也有母亲，我的母亲病了，吐血了，你们咬断我的

手指吧，让我去见母亲……他猛然地格外清醒了，他想起了那两包药。我的药呢？

我为母亲抓的药呢？我用母亲头上的银钗换来的药呢？它们已被冰雹打烂，被雨

水浸湿，与泥巴和杂草混在一起。阿义感到了彻底的绝望，母亲，母亲，你的药，

完了。他又想咬树皮，但牙齿刚一触到那粗糙，便立即心灰意懒了。 

 

西天边一片血红，天空中游走着破云败絮，残缺的天空时而如碧绿的树叶，时而

如玫瑰色的花瓣。傍晚的田野里，响起了女人的哭声，东一声西二声，南三声北

四声，很快连成了一片。麦子啊，麦子！老天啊，老天！面条没了。馒头没了。

饺子没了。什么都没了，都砸到泥里去了。毁了。在遍野的哭声中，却有一个人

在歌唱。是一个苍凉高亢的男声独唱。比最高的大树还要高许多的孤独的歌唱：

麦子啊麦子----我们的麦子----香香的麦子----甜甜的麦子----亲亲的麦子

----麦子啊麦子----我们的麦子---- 

 

高亢的歌声起了，哭声低了，落了，哑了。一轮银月升起了，红云淡了，散了，

没了。他被这反复咏叹的歌声鼓舞着，站了起来。他哆嗦得如同一根弹簧。歌声

如同河水，如同麦子，如同棉衣。歌声如同月亮。歌声就是月光，照亮了他的内

心。他往前探过头去，咬住了一根拇指，好像咬住了一个与己无关的、冷冰冰的、

令人厌恶的东西。他用力咬着，毫不客气，决不动摇。他感到那节拇指落在嘴里

了，便低头张嘴把它吐在了地上。他听到它落在了地上。他张嘴咬住另一根拇指，

牙齿上贯注着仇恨。他吐掉了它，又听到了它落地的声音。他不去看它们，但能

想像到它们是如何地欢欣鼓舞着逃跑了。他满怀着希望往后移动身体，双臂僵硬，

不能弯曲，像两根铁棍。他感到手腕被树干挡住了。巨大的恐怖袭来。他本能地

将身体往后仰去，这时，他听到了拇指铐从拇指残根上脱下又跌落在地的声音。

他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看着那棵离开了自己怀抱的松树，猛然的惊喜降临。一轮

皎皎的满月在澄澈的天空里喷吐着清辉，无数白色的花朵成团成簇地、沉甸甸地

从月光里落下来。暗香浮动，月光如酒。白花不停地降落，在他的面前，铺成了

一条香气扑鼻的鲜花月光大道。他抖抖索索地站起来，往那诱人的大道扑去，但



他却头重脚轻地栽倒了。他感到嘴唇触到了冰凉的地面。 

 

后来，他看到有一个小小的赭红色的孩子，从自己的身体里钻出来，就像小鸡从

蛋壳里钻出来一样。那小孩身体光滑，动作灵活，宛如一条在月光中游泳的小黑

鱼。他站在松树下，挥舞着双手，那些散乱在泥土中的中药----根根片片颗颗粒

粒----飞快地集合在一起。他撕一片月光----如绸如缎，声若裂帛----把中药包

裹起来。他挥舞双臂，如同飞鸟展翅，飞向铺满鲜花月光的大道。从他的两根断

指处，洒出一串串晶莹圆润的血珍珠，叮叮咚咚地落在仿佛玛瑙白玉雕成的花瓣

上。他呼唤着母亲，歌唱着麦子，在瑰丽皎洁的路上飞跑。他越跑越快，纷纷扬

扬的月光像滑石粉一样从他身上流过去，馨香的风灌满了他的肺叶。一间草屋横

在月光大道上。母亲推开房门，张开双臂。他扑进母亲的怀抱，感觉到从未体验

过的温暖与安全。 

 

 


